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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学见证人类的理想
□洪治纲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2）

读者
评论

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特殊传达
无论人们如何界定文学的起源，都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

事实：人类情感的自我需求。这种情感需求，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现实生活无法提供，而必须诉之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幻
想。因此，柏拉图说，艺术作品是“影子的影子”，罗兰·巴
特则认为，文学就是人类“语言的乌托邦”。如果我没有理
解错，从柏拉图到罗兰·巴特，其实都是在强调，一切文学
艺术，在本质上就是人类心灵漫游的产物，是对人类理想的
一种特殊呈现。

正因如此，无论是传统的文学理论，还是美学理论，都将
文学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宗白华
就说过：“所谓艺术生活者，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
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彭锋也认为：“由于现实生活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硬件’，人们的审美理想不可能现实地实现，
因此只能采取艺术的方式虚拟地实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
别，关键在于前者是审美理想可以渗透的虚拟领域，后者属于
审美理想无法渗透的现实领域。”彭锋所说的“虚拟领域”，在
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一种非现实性的精神想象领域，或者说
是一种理想领域。

文学就是人类理想的一种特殊传达，是人类心灵无法在
现实生存中获得满足的一种话语寄托，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这个事实的背后，又隐含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文学应该对
人类的理想负责，应该寻找并展示人类内心深处的光荣和梦
想，并通过这种光荣和梦想，帮助人们摆脱内心深处的现实焦
虑，寻找抗争苦难的生存勇气，展示灵魂的自由、豪迈与旷达，
确认生命的积极意义和内在动力。或许，这不是文学的惟一使
命，但它是很多优秀作品的内在品性，也是文学拥有恒久魅力
的核心所在。

试想，如果《红楼梦》里没有宝黛之间超凡脱俗且又刻骨
铭心的爱情，《西游记》里没有取经的顽强信念和孙行者降妖
除魔的智慧和能力，《水浒传》里没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英
雄主义血性，《三国演义》里没有忠义对奸诈的不懈抗争，它们
何以会成为经典？这些作品有些可以归为现实主义文学，但在
一些重要人物的内心之中，都闪耀着某种圣洁的理想主义光
芒。

然而，若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学的这一理想主义情
怀，在支撑了浪漫主义的巨大辉煌之后，却随着现实主义的兴
起而渐趋暗淡。米兰·昆德拉曾说过，欧洲最早的一些小说所
讲述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在作家的笔下
都是无限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即使是像《唐·吉诃德》
中的主人公，他启程前往的也是一个敞开的、具有无限幻想的
世界。然而，“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理想气息
开始衰退，文学变得越来越关注现实，越来越倾心于对现实生
存状态的精临细摹。

文学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在保持文学审美功
能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对社会、对历史、对
人性的深度体察和思考。因为文学毕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审
美存在，它同样具有特殊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而对现实生
存的不断关注，无疑会大大增强文学自身的认识功能和教育
功能。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在近两百年来一直经久不衰，甚至
成为全球主流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现实主义到世俗主义
随着现实主义的全面崛起，文学无疑开辟了另一片广阔

的空间，并开始为“真实”所左右。尽管我们都明白，“艺术的真
实”并非“生活的真实”，但是，面对一部部书写现实或者与现
实密切相关的作品，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动用“生活的真
实”，来检视作品的审美效果和阅读体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的怪圈——当然，在这个怪圈里，也诞生了无数的经典之作。

直面现实，为揭示人类生存的真实境遇而写作，为探讨并
反省人类与自然、历史、社会之间复杂关系而写作，为理解人
性内在的丰富和繁杂而写作，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某种本质
追求，当然也是现实主义的辉煌之所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种不断增强的现实化的伦理语境中，文学的理想情怀却
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淡忘。很多作家不再迷恋那些超越世俗
的梦想，不再崇尚伟岸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怀，也不再追问人类
灵魂的高贵和浪漫。取而代之的，是对人性本能的感官化呈
现，对世俗欲望的狂欢性书写，对现实生存的表象化展示。我
以为，这是一种由理想主义滑向世俗主义的写作，是由现实主
义的变异而导致的创作主体的精神衰退。

这种世俗主义的写作，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当
代文学中也显得愈来愈突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现实
生活表象的依赖，对物质性事物的迷恋，对下半身欲望的放
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种倾向，并列举了有关情形。
譬如，面对日益加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城市底层的弱势群体，
一些作家常常停留在某种简单的道德化立场上，一方面倾力
展示他们的各种悲苦生活，从劳资冲突到性苦闷，从被歧视、
欺侮到暴力化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让话语语调保持着某种廉
价的道德关怀姿态，除了同情，就是愤怒。读这类作品，你很难
发现创作主体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反
思，还是对弱势者内心梦想的体察，都停留在各种社会新闻所
提供的信息层面上，写作只是充当了现实表象的传声筒。

在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作家也是喜欢将
各种时尚化的信息或夸张的言词作为创作的核心元素，精心
描摹人性本能的骚动和放纵，以及两性之间的欲望游戏。特别
是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看起来充满了对现实伦理的反抗精
神，具有某种人性自由的理想冲动。但是读完之后，你会发现，
所谓的反抗，其实是替人性的堕落提供某种消极的辩护。当

《羊脂球》里的妓女都在为自己的尊严进行艰难抗争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作家却为笔下人物的自我放纵寻找合理的辩辞。
这种差距之中，无疑隐含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

有关爱情的书写也是如此。它们常常远离了爱情本身的
诗性品质，没有浪漫的怀想，也没有甜蜜的思念，甚至都没有
昙花一现的心灵颤动。很多时候，爱情只是一个道具，成为权
力交易、金钱交易以及其他各种物质交易的筹码。我们当然有

理由相信，在一个物欲霸权的社会里，爱情已很少成为两性之
间的心灵碰撞，更多的只是世俗利益的交换；但我们也有理由
相信，圣洁而执著的爱，依然是支撑无数平民生存的精神梦
想。只不过，我们常常对这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爱，失去了表现
的激情和能力。

如果再看看那些类型化写作，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形。除了
少数穿越小说和玄幻小说还体现了某些英雄主义的气息，很
多作品只是满足于猎奇性的想象，在审美趣味上类似于中国
古代的“志人志怪”小说。贺绍俊就认为，类型文学在本质上是
一种通俗写作，“是文学娱乐化功能最优化的通道”，是一种依
托于现代媒介而出现的写作风尚。其实，这种写作主要是通过
某种专业化的知识，对一些特殊领域中的隐秘生活进行猎奇
式的演绎，以满足现代人的好奇之心，并进而获取文化消费的
市场利益。

必须说明，我并不想完全否定这些写作的价值。在一个文
化多元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日益多样，我们的文学理应
提供不同的审美范式，满足人们各不相同的文化消费。但是，
话又说回来，文学毕竟是一种精神产物，不是世俗生活的催化
剂，如果过度张扬各种世俗主义的生存趣味，无疑使文学丧失
其应有的审美价值。

对于这种世俗主义的写作倾向，陈众议在最近一篇文章
中，将它定义为“下现实主义”写作，并认为它与文学的经典律
则背道而驰。“所谓下现实主义，简而言之，是指现实主义如何
自上而下走到了今天，以至于物质主义和下半身写作甚嚣尘
上，不亦乐乎”。为此，他明确地强调，“对下现实主义的背叛不
仅必要，而且紧迫。这也是由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理想主
义本质所决定的。”我虽然不能完全认同陈众议的一些观点，
但非常赞同他对“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警惕和批判。

理想主义何以重要
从现实主义到世俗主义，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界线。

如果存在，那就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也就是说，在现实表
象、世俗欲望和作家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明确的距离感，是
否体现了创作主体内心所拥有的反抗、反思和批判的“文学抱
负”（略萨语），是一个基本的界线。世俗主义的写作，主要体现
为作家对现实表象和世俗欲望的认同甚至推崇，以迎合大众
的审美趣味，因此缺乏某种建构性的独立思想。而真正的现实
主义则强调作家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对自我认定的理想价值
的顽强恪守，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
就不会有文学”，文学家“对于社会是永不满足的，所感受的永
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强调：“在其先进的位置上，
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这里的“抗议”，并不是
一种后现代式的单纯的解构，而是立足于创作主体思考之后

的质疑和批判。换言之，艺术之所以是“大拒绝”，是对现存事
物的“抗议”，是因为现实生存并不符合作家内心的精神意愿，
作家需要通过拒绝和抗议来展示自己心中的真实理想和独特
思索。这是文学之所以必须拥有理想情怀的内在原因。

让文学保持对人类理想的关注，并不只是简单地彰显某
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不只是整天想着如何构建高、大、全的人
物，也不只是书写某种英雄主义的颂歌。它同样可以通过对现
实生活的有效质询，体现作家内心的深度与宽度；通过对复杂
人性的深入探讨，凸现创作主体卓越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幽暗
历史的独特反省，传达作家高迈的理想价值。一切客观的社
会、人性与历史，只是作家书写的对象和载体，其最终目的，还
是为了传达作家自身的独特思考和伦理情怀。所谓的文学理
想，也正是隐含在作家的这种独特思考和伦理情怀之中。

譬如张炜的《九月寓言》《刺猬歌》等很多作品，虽然写的
都是城与乡的对抗，展现的都是现代城市文明对古老乡村文
明的侵袭，但是，在这些叙事的背后，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创
作主体对现代文明的强烈质疑和批判，也可以看到张炜对乡
村伦理中所特有的质朴、宽厚、自由、野性、健壮等生命情状的
向往。我甚至认为，张炜是以白璧德式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作为
自己的精神支撑，不断地向现代文明发出深切的思考和追问，
倾力展示人类对大地的深深眷恋和长久膜拜，传达作家对历
史的深情体恤与真诚辨析，同时也表明创作主体对于人性欲
望的强烈质疑和批判。

同样，如果《白鹿原》里没有“关中大儒”朱先生对整个白
鹿原宗法伦理在“仁与义”上的有效调控，《活着》里的福贵没
有对“活着”本身有一种执著而顽强的信念，《额尔古纳河右
岸》里的鄂伦春人没有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这些作品
又会失去多少耐人寻味的魅力？不同的人物会有不同的理想。
但这些理想，必须体现人类共同景仰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观念。
正是它们的存在，促动了人物不断超越世俗，展现出令人心悸
的精神人格。

如果我们再品味一下迟子建《起舞》里齐如云的起舞受
孕，丢丢对半月楼“守梦式”的迷恋，以及对那条舞裙的珍视，

《鬼魅丹青》里卓霞对服装剪裁的专注和执著，都洋溢着一种
浪漫、唯美和自由的理想气息。这些人物虽然都是来自底层，
但他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生命冲动。王安忆《骄傲
的皮匠》里的鞋匠根海也是如此。他屈居于大上海的弄堂里，
却带着乡村的质朴和诚恳，专业的精湛和认真，清洁的精神和
心境，不仅赢得了都市人的尊敬，还赢得了都市人的情爱。徐
则臣的《居延》里，为了寻找丢失的情人，少女居延只身来到茫
茫的京城，历经了无数的屈辱和磨难，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给
自己的爱情找到一个明确的注释。这种对爱的执著与守护，实
在令人惊悸。

这类浸润着某种理想情怀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中虽然
不乏存在，但是与日渐强盛的世俗主义写作相比，依然显得颇
为稀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文学对理想主义的重新关
注，让文学传达一个时代的追求和梦想，见证一个时代的精神
情操，展示一个时代的伦理情怀，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谍战剧还能走多远
根据红色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刚

刚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完。纵观这部长达38集的谍战剧，其他谍战
剧中的内容和情节，都可以在该剧中找到类似的表现，也就是说，
和其他谍战剧有很多雷同的地方。可见如今的谍战剧创作，已经
陷入到了公式化、模式化的泥淖。大致可归纳为：

一是假夫妻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特务多为美娇娘，恐怖起来
吓得慌，敌我之间恋爱忙，这是观众对前几年所拍谍战剧的批评。
而最近拍的谍战剧，则又是另一种风景，就是为了我党地下谍报
人员潜伏和安全的需要，组织上给他们选一个女同志，以夫妻的
名义组织成一个家庭作掩护开展工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住机
关。这样的内容和情节用多了，也就味同嚼蜡，还有什么创新可
言？不仅如此，为了增加剧情的冲突，组织上派的“妻子”，大都是
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地下斗争的经验，而且动不动就耍性子、发脾
气、闹不愉快，如此等等。这难道就是真实的地下斗争的生活吗？

二是内容和情节雷同如出一辙。既然是谍战剧，就离不开敌
我双方斗智斗勇的博弈和智慧、计谋的较量，如互相潜入对方的
办公室或卧室寻找证据，互用计谋算计对方等等。而这种博弈和
较量，用得最多的则是敌人在拷打我党被捕的地下谍报人员的时
候。如在《利剑》中，军统特务逮捕了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
的谍报人员后，用尽酷刑都没有能够使他屈服，军统特务于是便
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弄来，以摧毁他的意志，逼他就范，结果是一家
三口都牺牲了。而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不仅使用了这样的内
容和情节，而且用了两次，一次是对和共产国际谍报人员接头的
我党地下谍报人员卢旭之，结果他叛变了；一次是对打入汪伪内
部76号的李侠，但他却机智地保护了日本共产党的谍报人员（代
号河豚）。而敌人在审讯室里拷打审讯我党被捕的地下谍报人员
时，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抽皮鞭、浇冷水、烙铁烧等等，更是如出
一辙，残忍至极、恐怖至极。

三是情感纠葛三角恋太时髦。在谍战剧中，情感纠葛自然是
少不了的元素，也是屡用不绝的内容。如《敌营十八年》中的江波
和康瑛（发妻）、藤玉莲（假扮妻子）、罗绮莉（国民党特务、后妻）之
间的情感纠葛，《江姐》中的彭咏梧和幺姐（发妻）、江竹筠（假扮妻
子、后结婚）之间的情感纠葛，《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和路梦
惠（恋人）、何兰芬（假扮妻子、后结婚）之间的情感纠葛等等，都是

三角的或多角的。而且在他们之间误会套着
误会、波澜套着波澜，难道说我党地下谍报人
员的生活真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内容真实吗？

由此可见，谍战剧的创作，已经走进了死
胡同。若不改变，谍战剧创作的路子会越走越
窄，观众会越来越少，这恐怕不是耸人听闻
的。

陶爱民（湖北）

歌诗合为事而作
诗歌，现在在人们心目中，渐行渐远，已蜕变成了躲在象牙塔

里的少数人的吟哦，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所谓诗人，仿佛一沾上
了诗就自觉高人一等，于是一味地空灵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一
个号称“撒娇”的诗派。这群“撒娇”派诗人，很是自负，把姿态看得
重于一切，宣称弘扬的是反讽，反宏大、反崇高、反庄严，乃至反主
流意识。一连串的反字诀必然使自己也被反进了自恋的深渊，于
社会自然也距离越远。如果说号称“撒娇”大师的刘漫流，还有过
诸如“穿上衣服成为衣服的奴隶，脱掉衣服又成为裸体的奴隶”
这样箴言式的诗句，那么所谓的“你撒娇，我撒娇 。撒娇，撒尿，
我和你”，就不仅仅是等而下之而已了，简直是恶俗，是亵渎。试想
如此极端自恋的诗，又怎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呢？把写诗当儿戏有
之，当骄人一等的玩意儿，所谓玩玩古董吟吟诗，被人戏谑为“掠
字相咬”的更不乏其人。如今的诗坛，旗杆林立，旗帜飘扬，各种流
派都有。撒娇尤不满足，更有标榜“下半身”的，热衷于性的描写。
沈浩波的《一把好乳》，高歌“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
耸，屁股隆起，真让人垂涎欲滴”，已十足成了街上的色情狂小混
混儿了。

作为诗人，首先必须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把自己同时代同
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不是崇高，是诗人的起码要求。只
有如此，他的创作才能深深地植根于祖国和社会的沃土，为时代
而歌为人民而歌。其次必须超越自我，所谓超越，自然包括名利
心，坦荡无私，才能无畏，才有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勇气。

林伟光（广东）

如果从商朝的卜辞算起，中国的散
文，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作为观念的产生，却晚出了两
千多年，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评
述黄庭坚的文学成绩时说：“山谷诗骚妙
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认为黄庭
坚的散文不如诗歌高明。这是中国古代
散文作为观念的最早出现，至今也有七
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里，散文与
诗歌并列为文学正宗。但是，与诗歌不
同的是，中国的散文观念比较含糊。一
方面，相对韵文而言的散文，泛指韵文以
外一切的文字，是一种广义的散文观念；
另一方面，相对于骈文而言的古文，专指
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对偶与声律的文
章。这种以古文面目出现的散文，发展
到明代末年是晚明小品，其前奏的理论
是李卓吾的“童心说”，提倡写作的诚实
态度。“五四”以后，西方的文学观念引入
我国，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成为
四种文学样式之一。在这个观念涵盖之
下的散文不包括交际性的实用文字，只
包括记述与抒情散文，以及报告文学和
杂文。为了与广义的散文相区别，这类

散文往往被称为狭义散文，也称文学散文。进一步，报告文
学与杂文独立，只余记述与抒情两类文章。为了区别狭义
散文，抒情与记述散文被尊为“纯文学”散文。散文界通常
所说的散文便是指这类散文。

“五四”以后，引进西方的 Essay 。这种文体在 16世纪
之前，便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存在。但是，直到 16世纪
法国的蒙田出现以后，才进入文学殿堂。蒙田首先使用了
Essais一词 ，法语的Essais，引入到英语国家以后音译为Es-
say 。这个词，在法文中有“尝试”、“实验”、“试作”的意思，
翻译成中文是“试笔”。现在，每当新年或者春节，有些媒体
刊载“元旦试笔”之类的文章，其题目的根源就在于此。试
笔，是对 Essay的精确译法。但是，中国人似乎不太接受这
个名词，于是便出现了几种转译 ，出现了随笔、小品、散文
与美文几种译法。

在中国，随笔最早见于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一
本笔记体的文集。洪迈在《容斋随笔》序中说：“予老去习
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
目之曰随笔。”是一种随意记录的文字。随笔一词，属于中
国的传统，自然为中国人接受，蒙田的“试笔”译为中文时就
被翻译做《蒙田随笔》。小品一词出自佛经。在佛经中，小
品与大品对应，在篇幅上，大品绵长而小品短简。现在把一
些短小的散文称为小品，便是由此而来。美文的译法出自
周作人。他在1921年提出了这个概念，他说：“外国文学里
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
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美文》）他
认为，有许多材料，既不能做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歌，便可以
用美文去表述。在美文的范畴里，主要有叙述与抒情两种
文章，也有两者杂夹一道的。

郁达夫认为这些繁多的翻译，是白费苦心，中国的文体
与西方的文体，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话虽如此，在实际的
应用中，散文往往是总称，随笔、小品隶属其下。

与小说不同的是，小说的作者不能直接进入文本，只能
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散文则否，作者直接进入文本，因此
散文不是叙述，而是自述，是作者的自述；而当散文侧重抒
情，散文便与诗歌接近，从这个角度说，散文是作者的独
白。无论是自述还是独白，都揭示了散文的一个重要元素，
即：以“我”为中心的叙事活动。这就要求散文作者的真实

性，他的真实身份、真实经历、真实情感以及与他相关事件
的真实性。许多作家之所以反对在散文中进行虚构的原因
就在这里。因为自述不同于叙述，自述是作者直接进入文
本，叙述则是作者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作者与叙述者可以
是切割的。因此，小说是虚构作品，散文则属于非虚构作
品，散文的本质就在这里。散文是什么？散文无非是一种
能指，一种包孕情感的文学自述而已。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网络文学开始兴起，
而在众多文学样式当中，散文的数量最多，这样的散文一般
出自大众之手——所谓大众散文，相对于出自文学家之手
的文学散文，处于所指自述，单纯的宣泄与自娱阶段，叙事
的技术含量较低。但也并非一无所长，其最大长处是对生
活的真诚，而文学散文虽然大多具有文学性，但是，对散文
作家来说，只有文学性还不够，还要深邃、丰盈、真挚，向经
典靠拢，当下散文作家的症结就在于此。

由于散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活动，因此，在形式
上，散文的文体产生了这样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人称叙述；
叙事围绕个人展开，讲述个人的经历、情感、思索等等；情节
淡化，故事性不强；叙事风格和蔼、轻松、自然；由于是作者
心声的流露，似乎不重视叙事技巧。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
散文文本的基本特征。但是，当文本产生以后，文本便独立
于作者，而呈现出异化现象。无论是读者还是编辑，有时把
情节淡化，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小说划归到散文的范畴
里面，从而引起散文界的困惑。这个现象本质是散文文本
在传播过程的异化，而不应该逆向推理。如果不明白这个
道理而逆向认为散文是可以虚构的，则是将文本在传播中
的异化混同于创作态度，是需要辨析清晰的。

如同一切事物，散文虽然有其长，但也必然有其短。这
个短，即上面所谈到的，散文必须以真面目对待读者，容不
得一丝一毫的虚伪，从而将众多可以用于虚构作品的艺术
手段摒弃于散文之外，这就叫许多散文作者感到痛惜。因
为增加了这些手段，便会增加文本的审美价值而难以舍
弃。进一步，许多作者便有意识地在文本中增添虚构手段，
尤其是在一些新锐作者中，似乎成为普遍现象，创作出许多
疑似散文的散文，或者说违背散文本质的伪散文，而这类散
文在艺术效果上有时具有颇高的审美价值，从而拥有众多
读者。

如何对待这一现象？是将众多疑似的散文驱逐出去，
还是采取协调容忍的态度，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众多
作者运用散文形式创作出大量的疑似散文肯定是好事，说
明散文这种文学样式的魅力多么深入人心，通过散文的形
式抒发情感，寄托胸襟有什么不可以呢？如同任何一种文
体总会有发生与发展一样，散文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过
程？为什么一定要拘囿于原有的模式？如果从这个角度出
发，放开视野，从发展的眼光对待这个难以回避的现象，对
于散文的发展，是不是符合散文的发展规律呢？如果认可
这个现象，那么散文的疆域就必然要扩大，散文中的叙述者
不仅可以是真实的自我，而且还可以是虚构的自我。如果
我们认可这样的划归，那么对散文本质的认知，则必然要衍
生出一种再认知，就是说，散文不仅是作者直接进入文本的
自述，而且可以是“伪自我”进入文本的自述，只要在形式上
保持散文的基本形态，都是可以视之为散文的。

当然，是真我散文还是疑似真我散文，有无虚构以及虚
构的程度，只有作者知道，让作者做出这样的声明是一件难
以做到的事情，于是就出现了真我与疑似真我散文混杂难
辨的局面，而使读者莫衷一是。就我而言，还是喜欢前者，
读其文而知其人，或者说，知其人而
读其文，使我可以沉浸在真实而亲
切的人文氛围里，因为这是一种去
掉了虚伪与矫饰的天籁，在文字下
面波动着作者的情愫，不仅仅是仓
皇而单纯的文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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